
从亚当到你：遗传学支持年轻地球论 

创造科学揭示了隐藏在我们 DNA 中的人类历史。 

支持地球年轻的最佳论据之一来自……哪里？大峡谷？外

太空？地质学和放射性测年法？古生物学和化石记录？考

古学？令人惊讶的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在你体内。 

DNA 不仅仅是我们头部、肩膀、手指和脚趾的“操作手册”，

它也是一座时钟——记录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更迭。你的体

内就保存着你的家族史。 

 

最新答案 

每周获取最新热门文章、博客、新闻、视频等内容。 

立即注册 

就像我们之前的探索一样，年轻地球的证据力度远不止于

简单的科学证据罗列。这些发现的方式和顺序进一步强化

了年轻地球结论的说服力。 

为什么？因为几十年来，进化论者一直在起源论的争论中

坚持“过程”这一原则。过程？没错，就是发现的方式和

顺序。他们甚至将这一科学标准写入联邦法院的判决中，

并坚持认为： 

神创论者的方法并非收集数据，将其与相反的科学数据进

行权衡，然后再得出结论……相反，他们断章取义地解读

《创世记》，并试图为其寻找科学依据……虽然任何人都可

以自由选择任何科学探究方法，但如果他们一开始就预设

结论，并且无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什么证据都拒绝改变，



那么他们就不能将所使用的方法恰当地描述为科学的。 

换句话说，进化论者认为神创论者没有遵循科学的标准流

程。 

这是真的吗？我留给您自行判断。接下来的内容不仅仅是

来自人类 DNA 的年轻地球论证据，更是对这些发现过程的

详细描述。我还提供了完整的技术论文参考文献，您可以

查阅原始出版物，自行评估以下论断。 

偶然的开始 

我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始于 15年前。当时我的任务是制定一

项生物学研究计划。确定了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后，我的

下一个任务是寻找数据以开展实验。我很快发现，在现存

物种中，人类拥有规模最大的公开基因信息数据集之一。 

具体来说，在 2009 年及之后的几年里，我发现有一种特定

类型的人类 DNA，其序列数量已达数万条。我们的大部分

DNA 来自父母双方，专业术语称为常染色体 DNA。只有一小

部分 DNA 仅来自母亲或父亲。线粒体 DNA 是母系遗传的 DNA

中含量最少的一种。我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嗯，我应该说，我最初是从人类线粒体 DNA 的实验结果入

手进行研究的。我发现其他实验室已经多次尝试测量线粒

体 DNA 的突变率。突变率的测定方法非常简单：首先获取

几位母亲的线粒体 DNA 序列，然后获取她们几位子女的线

粒体 DNA 序列，最后统计差异。瞧！结果就是每一代的突

变率，或者说是基于谱系的突变率。 

遗憾的是，已发表的关于每代突变率的结果相互矛盾。因



此，我收集了所有原始结果，将它们合并，并根据各项研

究的统计稳健性对其进行加权，重新计算了突变率。 

新的突变速率对进化来说太快了。但这与年轻地球创造论

的预期相符。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我计算过，按照这个新

速率，一万年后预计会发生多少突变。结果符合预期。但

一万年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通常认为的上限。我们倾向于

六千年。 

尽管如此，这个初步结果看起来很有希望。它在几种动物

物种甚至不同的动物门类中都具有一致性。我继续深入研

究数据。 

寻找洪水 

最终，我重新分析了所有数据——包括人类和动物物种的

线粒体DNA数据——并将其置于地球年龄为6000年的假设

框架下。³ 结果显示，不同物种的分析结果再次相互吻合。

但预测的统计范围与已知数据的统计范围几乎没有重叠—

—至少对人类而言是如此。 

这时，我又有了新的发现。这次，我比较了来自世界各地

个体的线粒体 DNA 数据，并将结果转换成了家谱图。图表

似乎显示了三个主要的、较古老的分支。4有意思。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活着的所有人都可以追溯到

挪亚和他的家人。《创世记》9:18-19 明确指出，我们的直

系祖先是挪亚的儿子们。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子，每个

儿子都有妻子。总共三个妻子。 

请记住，线粒体 DNA 是通过母亲遗传的。因此，我们的线



粒体 DNA 序列最终可以追溯到诺亚三个儿子的妻子。而全

球家谱也显示出三个主要分支。这似乎是一个奇特的巧合。

我认为这是洪水在基因层面的回响。 

线粒体 DNA 所暗示的总体时间范围与 6000 年前亚当和

夏娃的创造时期相吻合。 

这时，我觉得自己走上了一条富有成效的道路。线粒体 DNA

所暗示的总体时间框架与6000年前亚当和夏娃的创造时期

相吻合。然后，基于线粒体 DNA 构建的家谱结构与圣经中

关于洪水的描述相符。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 

寻找巴别塔？ 

洪水之后，圣经中下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事件是巴别

塔事件（创世记 11:1-9）。这无疑会留下深刻的基因印记。 

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巴别塔事件造成的人口分散是由语

言因素引起的，而不是基因因素引起的： 

“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言

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

们就停止建造那城。因此，那城名叫巴别，因为耶和华在

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语言。耶和华从那里使他们分散到全

地上。（创世记 11:7-9） 

我确信这次语言事件会对遗传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将

语言学和遗传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似乎是一项很有价值的

尝试。 

我与一位专业语言学家展开了合作。我绘制了全球主要线



粒体谱系图。然后，我和他将线粒体 DNA 图谱与已知的人

类语言图谱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存在一些重叠之处，但也存在许多矛盾之处。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早就预料到这一点。想想看：任何

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语言，但没有人可以改变自己的 DNA。

（至少目前还不行。） 

例如，以非裔美国人为例。在美国，他们说英语。在拉丁

美洲，他们说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这三种语言都属于印

欧语系，该语系包含许多欧洲和中东/南亚语言，但不包括

非洲语言。非裔美国人通过学习新的语言来适应美洲的生

活。 

然而，从基因层面来看，非裔美国人无疑起源于非洲。许

多已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你可以改变语言，但你无法改变 DNA。因此，基于语言学的

历史与基于 DNA 的历史存在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嗯，这基本属实。我的两项观察开启了一段漫长而卓有成

效的发现之旅。首先，语言学和 DNA 研究存在一些重叠领

域。这些领域往往是历史上与世隔绝的地区——例如巴布

亚新几内亚。 

其次，我注意到一些语言分布图让我想起了我在学校学过

的历史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亚非语系语言分布图。

它们在北非和中东的分布与公元第一个千年起阿拉伯穆斯

林帝国的地理疆域极为相似。 

我终于恍然大悟：语言学和 DNA 都将记录《创世记》11:1-9



的历史……以及此后数千年的历史。我之前只关注《创世

记》11:1-9，未免太过短视。甚至以色列民族的族谱也并

非完全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约瑟娶了一位埃及妻子（《创

世记》41:45），这意味着以色列的两个支派（玛拿西和以

法莲）是混血后裔。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也有一群“混

杂的人”随他们而去（《出埃及记》12:38）。在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与迦南人自由通婚（《士师记》3:5-6）。最终，北

方的支派被掳至亚述，犹大则被巴比伦和波斯征服。而这

一切都发生在新约时代之前！ 

如果以色列历史上发生了如此多的迁徙、征服和融合，那

么想想世界其他地方又发生了多少这样的事情吧。 

此时，我改变了研究洪水后线粒体 DNA 历史的方法。我不

再从巴别塔事件入手，向前追溯时间，而是决定从现在开

始，回溯到构成我们当今世界的漫长历史事件序列。 

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到2016年，已经有了关于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公开数据。

⁵我知道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造成美洲非洲人存在的丑陋原

因。我找到了奴隶被贩运到美洲的时间和地点的精确记录。

⁶ 

理论上，遗传学应该能够重现这段近代史。如果 DNA 记录

了家族谱系，而这些谱系又将非裔美国人与非洲人联系起

来，那么DNA也应该能够将非裔美国人与非洲人联系起来，

而且这种联系应该清晰、精确，并具有明确的时间顺序。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能够在 DNA 谱系树中看到非裔美国人



和非洲人的血统何时分化。 

我与另一位遗传学家罗伯·卡特合作研究了这个问题，并

取得了显著进展。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年轻地球理论，

并否定了进化论。最终，我们在一次专业研究会议上发表

了我们的研究成果。7 

但我们从未以正式的技术论文形式发表过我们的研究结果。

为什么呢？因为在撰写研究结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对数

据提出疑问，以防审稿人提出批评。我希望在论文送审之

前，确保我已经预先解决了所有科学问题。 

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假设审稿人承认我们关于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遗传学的数据是可靠的，他们肯定会问：

那么 DNA 树的其他部分呢？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分支呢？

如果我提出的时间尺度是正确的，那将会产生巨大的全球

性影响。我对此心知肚明。 

于是我深入研究了全球 DNA 家族树。 

Y染色体 DNA 

在我与罗伯·卡特的合作中，我主要关注女性遗传的线粒

体 DNA，而他则专注于男性遗传的 Y染色体 DNA。很快我们

就发现，Y 染色体的统计数据优于线粒体 DNA 的统计数据。

8当我着手对全球 DNA家谱进行严谨的分析时，我重点关注

了 Y 染色体数据。这样我就可以推导出家谱中各分支汇合

点的更精确日期。 

在此过程中，我经历了一次意外的发现——这与我早期研

究线粒体 DNA 时的经历类似。我发现已有几项关于突变率



的研究发表。其中两项显示 Y 染色体 DNA 的突变率很低，

另两项显示 Y 染色体 DNA 的突变率很高。前者基于低质量

数据，后者基于高质量数据。9后者直接与进化论的预期相

悖，但却证实了年轻地球创造论的预期。10 

现在我有了两个独立的遗传模块，它们讲述的是同一个故

事。（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介绍了第三个模块——常染色

体 DNA。） 

￼ 

此外，由于统计数据可靠，我可以将 Y 染色体数据进一步

拓展。让我们从一位潜在批评者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步骤。

这位批评者可能会承认，目前 Y 染色体 DNA 的变化速度很

快。“但你怎么知道这种变化速度一直都很快呢？” 简而

言之，我们可以检验这个假设。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比较全球男性 Y染色体的差异。然后，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差异重建家谱。通过家谱的各个分支，

我们可以还原人口增长的历史。 

我照做了。然后，我将重建结果与考古和历史记录中已知

的人类人口增长史进行了比较。数据非常吻合——如果我

们是在年轻地球理论框架下进行基因重建的话。11 这让我

非常兴奋！ 

这个过程的最后步骤之一是分析美洲原住民在哥伦布发现

美洲大陆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实际上，我是在发现 Y 染色

体 DNA 突变率之前就完成了这段历史的研究。但我直到解

决了突变率和人口增长曲线的问题之后才发表了研究结果。 



所有这些结果都让我更加确信，最初针对非洲人和非裔美

国人的研究结果是有效的。但我还没有完成。 

最终，我分析了来自世界各地男性的 Y染色体 DNA。简而言

之，基因分析结果与全球各地已知的迁徙和人口历史吻合

良好——正如人类只有几千年历史所预期的那样。更重要

的是，我最终在《创世记》第十章的家谱中找到了 Y 染色

体的印记。换句话说，我几年前的研究方法——即从巴别

塔事件开始向前追溯，而不是从巴别塔事件开始向后追溯

——奏效了！我将这些研究成果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13</sup> 

再次强调，年轻地球时期对于理解科学和历史学科之间的

联系至关重要。 

随后，我开始探索全球特定地区的深层历史。最终，我选

择了离家较近的北美地区。考古学、语言学、原住民历史

和遗传学交织在一起，揭开了我一生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欧洲人到来之前北美的历史事件和居民构成。同样，年轻

地球论的时间框架对于理解科学和历史学科之间的联系至

关重要。最终，我又一次完成了一部关于此主题的专著。

14 

圆满回归 

那么线粒体 DNA 呢？它曾带来如此令人振奋的初步成果—

—这些成果引领我们走上了卓有成效的Y染色体研究之路。

难道它就没有其他价值了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要

归功于Y染色体研究的进展。 



简而言之，我追溯了前哥伦布时期美洲人的 Y 染色体 DNA

历史。然后，我尝试用类似的方法将线粒体 DNA 历史叠加

起来。一个非常简单的统计转换<sup> 15</sup>使 Y 染色

体历史和线粒体历史高度吻合。事实上，我发现线粒体 DNA

可以作为人口历史的极其灵敏的标记——其作用甚至超过

了我对Y染色体的研究<sup> 16</sup> 。 

哦，原来我之前对线粒体 DNA 谱系树中三个古老谱系的判

断是错的。我的猜测还算准确。但 Y 染色体记录了更为详

细的历史，恰好与《创世记》第十章完全吻合。而且线粒

体 DNA 谱系树看起来与 Y 染色体谱系树非常相似——只是

缺少了更细致的时间信息。 

这听起来像是我“不收集数据，不将其与相反的科学数据

进行权衡，然后得出结论”吗？这听起来像是我“先入为

主地得出结论，无论调查过程中出现什么新证据，都拒绝

改变”吗？还是听起来像是我会跟随证据的指引，无论它

指向何方？ 

评论家 

少数进化论者了解我的研究成果。但讽刺的是，在他们的

回应中，他们并没有试图检验和反驳我的科学预测。相反，

他们……将事实强加于预先设定的结论……并声称我错了，

因为我与教科书的观点相左……他们断章取义地引用教科

书的字面意思，并试图从中寻找科学依据……仿佛教科书

是某种……圣书。 

你可能觉得我在编故事，但我没有。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相



关文档。 

换句话说，批评家们对这一系列发现束手无策。他们根本

无力反驳。这些发现符合他们四十年来一直坚持的标准。

承认神创论科学家们正在做出并实现他们的预言，就等于

承认失败。 

结论 

你我体内的细胞中都有极其灵敏的计时器——它们记录了

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正如《圣经》所说。 

不仅数据支持这一论断，我们发现这些数据的过程也支持

这一论断。 

创造科学运作良好。 

 
 


